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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父亲的单位返还
了从我家抄去的一些物品，其中有一副围
棋，我因此知道了围棋。
　　父亲爱下棋，此前他先后教会我跳棋、
军棋、象棋。记得在某几个闲暇日子里，父亲
饶有兴趣地教我下围棋。可惜我愚钝，又贪
玩别的东西，几次下来竟然没有入门。不过
父亲还顺便为我传授了五子棋下法，我侥幸
看懂了一点儿，以为学会了，后来才知道五
子棋也有广袤而高明之境，我离之甚远。
　　上大学以后，同学中会围棋的有好几
人，其中一位叫嵇成中，曾任省围棋队主力，
据说拥有专业段位。同学们下围棋，我旁观
亦能入迷，这好似古人云：虽不得肉，贵且快
意。只是就在意犹未尽之时，我会穿越到父
亲及其围棋的往事中，颇为自己没有学会围
棋，深刻自我反省一番，也不免有点懊恼。
　　在我老友中，图书编辑吴万平和大学教
师宁铂皆为手谈高手。有神童之誉的宁铂，
曾与方毅副总理对弈，并且两盘皆胜；十三
岁时他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成为中国
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学生之一员，毕业后留校
任教。有一天宁铂来我办公室玩，我把宁铂
介绍于同室工作的老吴。在他俩尚未进一步
交流的情形下，我捣鼓他们下了盘围棋。记
得那一天下棋，是在合肥三孝口九州大厦七
楼会议室进行的，来来去去的观战者，不计
其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进入围

棋之门，依然喜欢看围棋比赛，尤其爱把围
棋子儿拿在手中玩儿。去年十二月，我们同
学几人在老嵇家聚会，有机会触摸他那珍贵
的围棋子儿，如泉的记忆便涌了出来，什么
金角银边烂肚皮、什么冲断长立飞拆扳、什
么一子镇神头……
　　       二
　　老吴弈棋癖极大，约战过四面八方的棋
手。与他的棋癖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他的香
烟也几乎不停吸。编书过程如此，下棋亦同。
他有时陷入长考，或把一支烟吸完，不见落
子；或一支烟烧着，早已挂了大半截子烟灰，
兀自挂而不坠，很像老吴的某种性格。一癖
一瘾，相得益彰。这也成了他的一大标牌，朋
友们都是知道的。
　　一九八四年，中日围棋擂台赛首次开
战，举国轰动。第二年老吴从省图书馆调到
黄山书社，我见他对逐年举办的擂台赛，几
乎到了每战实况必看的境界，好在那时候上
班也不必打卡，编辑室里大家相处和谐，早
到的人拎着暖水瓶去打来开水。因为看棋赛
迟到的老吴，时常一边冲泡茶水，一边歉意：
“明天我来打水……我来我来”。第二天他或
许来得早，就打了开水；或许因为什么缘故
没兑现，他总是不忘歉意地笑道：“明天我来
打水……我来我来”，好像怕被别人抢去了
这打开水的活儿。
　　那几年，国人对围棋及其中外围棋赛
事，都眼热得紧。我知道，包括本人在内，安
徽出版总社所辖的九州大厦，有好几位编辑

想开拓围棋类选题。可那时候，书社同仁深
受出书范围规定的限制，好像书社只能搞古
籍、近代以前历史、古典文学，以及地方旅游
类选题，除此之外，想要搞出一点特色和不
同凡响，那是很难的。
　　老吴自觉地活动起来，他的围棋选题不
仅得到了社长的大力支持，也被上级批准同
意了。一九八八年六月，老吴责任编辑的《百
家死活妙手》出版了。此书原名“关西棋院35
周年纪念集”，这书名儿也印在了封面上，不
过字小色浅，突出地衬托出“百家死活妙
手”，让人一眼看去，就心生欢喜。这实在是
编辑用心之妙造也。
　　《百家死活妙手》初版二万册，很快就二
刷了。
　　       三
　　我是在老吴的围棋选题申报成功后，就
开始琢磨搞什么样的围棋书了。我因为喜欢
抄录野史笔记杂录私乘中的有趣内容，如
《杜阳杂编》所载唐代国手顾师言以“镇神
头”制胜之故事，早在大学时就被我抄录于
笔记本中，是以我最初就是想搞一本围棋历
史故事书。这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市面上讲围棋历史
故事的图书不可能有许多。即或有之，我也
有意要在一些方面超越它们。我要做的，当
然是史料有据、内容丰富、别出心裁，具有知
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的大众通俗读物。可惜
我想得容易，别人做起来甚难。我约了一些
人谈了谈，大致都回以“没有用比较多的时

间去收集和爬梳史材，这事难办”。
　　那时候围棋热，市场是等不了许久的，
必须抓紧约稿了。我向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
馆馆长的王汝南先生组稿。
　　王汝南是安徽合肥人。在江淮大地，少
年王汝南的围棋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激
励和鼓舞了很多人走上了棋童、棋手之路。
中日围棋擂台赛进行中，王汝南讲解了—些
关键局的比赛，我是他的千千万万的观众之
一员，可我在观听时的感觉和心情，与绝大
多数的观众一定不同。王有浓郁的合肥乡
音，他为了东南西北的人们对自己的讲解都
能听得明白些，遂往普通话方面靠一靠，结
果就形成了“江淮普通话”，在我听来，就是
乡里乡亲的一个人正在撇腔，既亲切又得
味。我那时想，你我就是老乡，你下围棋那么
有水平，你讲围棋又那么生动有趣，你的拥
趸无数，我不向你约稿，还向谁去约呀？
　　在那时候，我们向作者约稿是以写信为
主，出差见面为辅。我搞到王汝南在北京的地
址后，写信寄去了。大概我的两封信感动了王
汝南，他起了乡情，才捉笔详细作复。“我近来
因各种杂事缠身，也很难真正坐下来写书。现
在出的三本书都是前几年搞的，我自己动不
了笔，更难协助你们去竞争，实在对不起。”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
赛开赛。王汝南回复我这封信的后十日，这
一届比赛结束，日方以7胜2负获胜。而我则
在这一次组稿失败以后，就再也没有搞围棋
选题的雄心壮志了。

　　十年前，我读到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那句名言，“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
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
话不知贻误了多少人，反正我是被误读了，
为了拥有一间房间而拼命努力，到头来发
现，房间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而是心灵的
房间——— 不管一居室、两居室，还是三室一
厅、四室两卫，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房间指
向的是独立人格，是女性自我本身。
　　没有自我的人是可悲的。把自我弄丢的
人是失败的。眼看年龄奔四，我总算悟出一
点不是真理的真理。命运给我的一拳爆击是
不可逆的痛楚，伴随终生的残缺，就像上帝
苦心孤诣做的一个记号，永远与别人不同，
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活得相同，饱受的委屈
和煎熬难以言述。于是，我把自己关了起来，
心上拴上一把锁，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
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重新生下自己，我变
成纸上的夜行动物，就像《过于喧嚣的孤独》
里的那个打包工汉嘉，在阴暗的地下空间给
书籍和纸张打包，一干就是三十五年，最后
把自己像书一样打进废纸包。我能够想象到
溶溶暮色下他安静而动人的姿态，他的孤独
是他的盔甲，也是他的月光，任何人都无法
侵犯和剥夺。
　　我需要靠书籍的加持，才能活得更像个
人。但有一段时间，我对阅读失去信心，特别
是父亲病逝后，没有一本书能够治愈我的伤

痛，疯狂地向外扩张、求索，欲抓住一根救命
稻草，最后发现还是离不开书的光照。是的，
我始终相信好书都自带精神光源，能够洗尘
去污，点亮心灵。于是，我又重新回归到以前
的纯粹状态，以书为伴，来杯咖啡，保持清
醒，才有可能进入自由。自由的女神外表高
冷，她看不上趋炎附势，瞧不上谄媚讨好，她
钟情的是灵魂的舒展和惬意，她看重那种悬
崖边上的挑战者，那些冒险的旅行者，她看
重的是诗性本身。
　　或许，有人会问心灵房间究竟在哪里？
对女性而言，在菜市场的摊位上、厨房里的
炉灶旁、地铁的座椅上、化妆桌的镜子
前……无处不在，无处不显，只是很多时
候肉眼看不到，需要用心体味。我就亲眼
在农贸市场摊位前，看到一身着碎花棉袄
的女子翻看小说，那本书旧得没了外皮，
她却看得津津有味，那一幕场景叫人有些
感动，顿觉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如此慷慨而
仁慈。鲁迅先生说过，“人必生活着，爱
才有所附丽。”这里的生活，包括精神生
活。女人的心灵房间是精神的花园，适合
一个人孤独遐想，既可以天马行空，也能
环游世界，或发发呆，听时间一声叹息，又
从指尖滑落，也是美好的事情。
　　坐拥心灵的房间，关键要在暗处下功
夫。且看《红楼梦》第44回，贾母带着刘姥姥
游大观园，一路来到潇湘馆，刘姥姥看到窗

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便
说，“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当听说
是林黛玉的房间，她笑道，“这哪像小姐的绣
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曹雪芹极为巧
妙，借刘姥姥之口说出未竟之语，黛玉的才
华不一般。而薛宝钗的房间：“案上只有一个
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
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慢，衾褥也十分
朴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写出
《葬花吟》的是黛玉而不是宝钗，为什么宝玉
爱的是黛玉而不是宝钗。黛玉的泪水，映照
现实的困境，黛玉的房间，映照生命的境
界———“诗歌不是练习修辞，而是一场烈
火”，黛玉的这场火冲破樊笼，追求自由，一
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叩问生命的本质。
诗在暗处，孕育出光，在被遮蔽和被忽略的
细节中，需要我们去发现和觉醒，正如对心
灵房间的觉醒。
　　我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暗处，因为没白
没黑的疼痛。过去，我以这种疼痛为耻，挥之
不去的魅影，如炼狱般的煎熬，犹如给人判
了无期徒刑。后来，我在文学的国度中甩掉
了病耻感，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的满足感。只
要思想站立，随时都能高飞；只要思考不歇，
随时都能起舞。一如爱尔兰女作家希内德·
格利森，她的髋关节做过手术，她把身体里
的全部金属视作人造的星星，“它们在皮肤
底下闪闪发光，一个由新旧金属组成的星

群。”如此浪漫，至死不渝，令我深深敬畏。
　　那不可救药的疼痛，眼看变成助燃剂，
眼看变成保护壳，庇护我的自由夜行，漫无
目的，随心所欲。诗人里尔克在《马尔特手
记》中说，“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裹藏在我
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粒水果里面包裹
着它的果核。”果核指向“居于幽暗的努力”，
也是生死的终极课题。
　　我因此顿悟：当我写作的时候，书桌就
是我的房间；当我休息的时候，稿纸就是我
的床榻；当我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的书本
就是我的家——— 而且，能够随时与星星对
谈，听风唱歌，说不定还能遇到萤火虫开
Party。如果让我给伍尔夫写封信，我一定会
发出邀请：欢迎来我的房间，一起坐下喝杯
咖啡吧。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
人，只需做自己。”这才是伍尔夫最想说的
话。“做自己”三个字，似易实难，关键要拥有
享受孤独的能力，和一副强大的精神胃口。
还是诗人路也的生活态度最深得我心：“我
有一套房子，三室一厅或者四室一厅，一间
房子用来写小说，一间房子用来写散文随
笔，一间房子用来写诗，一间房子用来写评
论，而门厅用来教书和过日子的。”我的房间
也在不断扩大疆域，希望有一天能像诗人那
样游刃有余，最起码要把日子过得像春风那
样浩荡而多情。

　　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清晨去爬一次双山公
园。双山公园是一个小众的城市山头公园，山不高，海
拔134.3米，有环山路，适合徒步行走，可欣赏一路的山
景，可登顶一览众山小，在山顶眺望整座城市的肌理，
感受城市的轮廓。
　　清晨，拂晓时分，天气依然阴霾，我戴上手套，
帽子，出发……沿着宽阔平整的石砌环山步道缓步登
山，一路上的遇到不少早起晨练的人。山上的树种比
较丰富，红枫、松柏、紫叶李，刺槐……大多数树木
已经落叶，只剩下造型各异的枝干，众多喜鹊的巢穴
暴露在枝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凛冽的寒
风吹走了我们喜爱的大部分绿色，在半山坡里只留下
了泛黄的女贞，灰扑扑的侧柏和圆柏，还有各式各样
的灌木。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大大小小的黑松和雪
松，在黄叶满地、一片寂寥的景象中兀自碧绿。
　　向山顶眺望，一眼望不到头的松林，棵棵黑松的
树杆挺拔苍劲有力，分枝弯曲多姿，树冠层次有别，
树皮黝黑发亮，宛若龙鳞。叶色深绿常青，针叶向上
坚硬，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排排如卫士般坚守在山路
两侧，傲骨嶙嶙，不屑世俗。当我登到山顶上时，有
一四角飞檐的观景亭，立于巨大的岩石之上，四周有
几株造型别样的黑松格外引人瞩目。其枝杈横展，树
冠如伞，针叶浓绿，树姿古雅。“枝柯偃后龙蛇老，
根脚盘来爪距粗”。据其树径猜测，这几株黑松至少
有三四十年的树龄，展现出了岁月苍苍里的霸气峥
嵘。我徘徊在松林间，感受着松树的生长环境，感叹
其毅力，感怀其坚韧，历经沧桑岁月，依旧挺拔如
初，与风雨搏击，与霜雪鏖战。听着松林的飒飒声，
伴随着远处喜鹊在枝头的雀跃声，宛如贝多芬的交响
曲一样完美动听！
　　当我从西侧山头穿越松林到东侧山头时，在下山
转弯处，遇到一排高大的雪松。远远地望去，那一棵
棵雪松，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共同筑成了一道屏
障，青翠缭绕。伴着枝头星星点点素净的雪，好似一
幅绝妙的丹青山水图，令人陶醉流连。四季常青的雪
松，是绿意的坚守者，在寒风和冰雪的世界中给天地
增添一分生机。在我的眼中，在城乡已经广泛栽植的
雪松是一种很平常的风景树种。但此时在山里，它又
表现出不同的神韵，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浑然一
体。正因为雪松有这样一种别致的风姿，自然而天成
地与大山，与岩石构筑起一道动人的风景，松、山、
石或许是天然的搭配，他们不应该分开。山无处不
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松与山刚柔相济，韵味十
足。石与松相辅相成，妙不可言。在怪石嶙峋的山坡
上，松树屹立于陡峭的崖壁上，别具风采。岩石中，
鸟衔来的种子落入石缝中，从此拼命地生长，一年四
季葱茏挺拔，迎风傲立。松的苍翠、雪的洁白，天的
蔚蓝，让我心绪飞扬。伫立在它们面前，人是如此渺
小，小得如一粒尘埃，天地从容，敬畏之情油然
而生。
　　倘若仔细观察雪松，冬季的雪松还是有颜色上的
变化。有些呈黄绿色，没有秋的葱茏，但有冬的韵
味。我惊叹生长于岩石之中的雪松，其生命力如此顽
强，是其他树木难以比拟的。我很欣赏雪松，因为雪
松有一种别样的风骨。它那粗大而笔直的主干，有一
种冲天向上的气魄。而它的枝杈则任由自己的身子自
由地向空中舒展，卓尔不群。同其他松树一样，雪松
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其阳刚的外表之下又蕴含
着“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的清雅。透
过雪松层绿的枝杈，不知多少文人寄托情感，留下跨
越千年的诗作。在诗仙李白笔下，“愿君学长松，慎
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在杜荀鹤笔
下，“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
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诗人们赞美的是松的品
格，更是在表达对世间高尚人格的向往。大雪压青
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元
帅的一首绝句，将雪松屹立严寒的不屈书写得淋漓尽
致。冬雪覆盖在松枝上，顿生诗意，小鸟栖息在松枝
上，松树便充满了灵动与生机，一支支笔尖滑过，散
落的文字便有了温暖和色彩。
　　当万物韶华谢去时，松作为“岁寒三友”，却始
终苍绿傲立，与你相伴严冬。我走在遮光蔽日的松林
中间，有些寒冷，但这怎能阻挡继续攀爬的决心。一
路向上，一路向前，看着岩石周围盘根错节的根系，
紧紧连接在一起，承受凛冬中的寒冷和风袭。裸露的
树根就像一根根粗壮的血管一样，汲取着大地的营
养。它们熬过了落叶时的痛苦，寒风时的绝望，它们
也许懂得，最寒冷的时候，就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
候，为着这一刻的到来，它们要以最潇洒的姿容，迎
接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在岁月边缘徘徊的我终于懂
得，该如何去面对寒冬。天不怕地不怕，坚韧不拔，
笑傲世间，便是冰天雪地中最美的姿态。我轻拂那粗
大的树干，不由喟叹，人生数十寒暑，在树的生命尺
度里，不过是轻微的摇曳。也许再过几十年、几百
年，观景亭、房屋、院落、公园周围的一切都随着时
光的流逝而不复存在，寥廓江天，四野茫茫，目光所
及，唯有这些青松古树。
　　眺望远方，城市高楼大厦透过薄雾，若隐若现。
在困难的面前，我们都要做一棵青松，只有坚持才能
见到胜利的曙光。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和挑
战，在风雨中奔跑或许将成为生活的常态，我们要把
生活中遭遇过的困境和失落，事业上遇到过挫折和瓶
颈当成一种挑战和考验，如同青松遇到严寒而愈发苍
翠，使之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的老家胶东地区春节有吃隔年饭的
习俗。
　　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迎春的对联已经
贴好，大红灯笼也在院子里升起来了。挂起
族谱，摆上贡品，点燃蜡烛。孩子们在家长的
指挥下，一边在锅灶前跪拜灶王爷的灵牌，
一边烧纸钱，嘴里虔诚地祷告灶王爷“上天
言好事，下凡降吉祥”。之后，家里的一众男
丁便擎着挂了招魂纸的秫秸，到村外的祖坟
前放上一通鞭炮，恭请自家逝去的亲人们
“回家过年”。上述仪式走完后，回到家里已
近黄昏，此时，女眷们操持的隔年饭便摆上
了炕桌。按照老幼尊卑的次序依次上桌，安
然坐定后，最年长的人端起酒杯发话，一大
家子人便操起筷子，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
　　印象中，隔年饭是我们家一年里最丰盛
的，最美味，最可口的一顿佳肴。一鸡、二鱼
两个“硬菜”自不可少；寓意新年祈福的白菜
豆腐炖猪肉也是一定要有的；其他的则由现
成的蔬菜充数。当年，白菜、萝卜和土豆是春
节期间的当然主角。经过母亲巧手掂对，似
乎总能搞出“八菜一汤”的“豪华大席”来。当
然了，我们也没少用“土豆丝、土豆块，外加
土豆片”来拿她的“凑合劲儿”开玩笑。后来，
日子好了许多，各种海鲜上桌，白菜、萝卜和
土豆悄然退场。这个时候，我们的口味却是

发生了变化，开始埋怨“大鱼大肉太腻了”，
要求适当搭配一些蔬菜。显然，这个要求在
母亲心里也不过分。因为，反季蔬菜已经充
斥了市场的各个角落。韭菜、韭黄、蒜薹、芹
菜、黄瓜、茭瓜、茄子等等各种细菜应有尽
有，再也不用围绕土豆做文章了。
　　爷爷在世时，我们家一直恪守着“父子
不同席，女人不上桌”的习俗。而吃隔年饭却
是个例外，不仅女人、孩子们可以上桌享用
美味，而且还可以与长辈一起嘻嘻哈哈地举
杯共饮。有一次，隔年饭的餐桌上，除了高度
地瓜烧白酒之外，还摆上了烟台张裕葡萄
酒。父亲说，这款酒特别适合女人喝，果香浓
郁，且酒精度数不高。女眷们一喝，果然甜丝
丝的，不像白酒那样辣口。于是，便放松了警
惕。一口接一口地品，一杯接一杯地喝。等酒
足之后，外出抱柴准备煮饺子的时候，被凉风
一吹，葡萄酒的劲儿便上了头。她们个个里倒
歪斜，脚步不稳。特别是我嫂子，脚底发飘，
“似踩在了棉花上”，只能“躺平”罢了工。无奈
之下，只能由男人们下厨来煮除夕的饺子。
　　在吃隔年饭的餐桌上，“数说家史”一直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保留环节，那一般是在
“酒过三杯，菜品五味”之后开启的项目。起
初由爷爷主讲，后来爷爷的年纪大了，记忆
力开始下降，往往今年讲的与上一年讲的

“对不上茬口儿”，甚至会发生严重的情节上
的错乱。于是，主讲人后来便换上了父亲。关
于我们家族的故事，一年一讲，在隔年饭的
餐桌上绵延相传，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光
彩的创业史，尚在他懵懂的年纪便跟随大人
闯关东，到海参崴去做生意，且正儿八经地
发了财。后来，他携带着不菲的资产荣归故
里，买地，建房，经商，成为镇上坐头把交椅
的大财主，一时风光无限。好景不长，日本鬼
子后来无耻地侵入了中国。一方面，国民政
府的贪官污吏炮制出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
税对百姓进行盘剥；另一方面，日本鬼子蛮
横地抢夺劫掠，甚至在投降前干脆来镇上放
了一把大火。及至抗战胜利前夕，崔氏家族
已经破落成十足的贫困户。但是，出生于1931
年的父亲，毕竟在童年时代“曾经阔过”，这
使得他得以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且练就了
一手好书法。每到春节来临，父亲便成了乡
党争相追捧的明星式人物，左邻右舍纷纷拿
着红纸来求他写春联。作为回报，许多人一
般会精心选些蔬果或食品相送。因此，我家
的隔年饭也往往比别人家丰盛。小小年纪，
我就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暗暗下定决心要
好好读书，成为父亲那样受敬重的人。但是，

我的学业生涯似乎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原因是，我打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每每回答
老师提问，总是磕磕巴巴，引来同学哄堂大
笑。一来二去，我便对上学的事情发了愁，犯
了难，最后干脆辍学在家。为此，家人们也感
到无比头疼。母亲后来从一位过路客人的口
中得知一个治疗口吃的民间偏方：吃隔年饭
的时候，只要这个孩子开口说话，趁其不备，
用捞饺子的笊篱猛磕其后脑勺一下，一招见
效。为此，母亲决定试一试。本来，我们家平
日里用的都是铁笊篱，为了安全起见，专门
在集市上买了一把柳条笊篱。大姐、二姐和
哥哥都举手要求充当笊篱治病的操盘手，最
后还是让二姐抢到了这个任务。在隔年饭的
餐桌上，我在浑然不知，猝不及防中遭遇了
一把柳条笊篱的突然袭击。我本能地起身，
哇哇大哭着夺过二姐手中的笊篱，疯狂地向
二姐反击。无论家人们怎样笑着拉架，我还
是坚持把笊篱打得稀烂才住手。
　　关于我的口吃问题，那顿隔年饭并没得到
解决。我在磕磕绊绊中读完了小学，又读初中。
直到高中阶段，才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得以纠
正。但是，那次隔年饭饭桌上的意外遭遇至今
让我难以忘怀。二姐也牢记着当年的情景，多
年过后，她时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说：“你二舅的
脾气太暴躁了，不好惹，实在是不好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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